
报纸 “雅集”： 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以创刊初期的 《申报》为例

黄 　 旦

　
摘　 要　 雅集，是指 《申报》创办之初所刊载的大量诗歌酬唱。围绕这一现象，研究从报纸谋业与文人谋友

的耦合；古近体诗和竹枝词的报纸交织显示的文人 “身”“心”之纠缠；报纸对诗人阅报投稿习惯的培育，以

及促发了 “得缀报尾为荣”的浮风三个方面，揭示报纸 “雅集”如何重组文人关系，形成报纸公共文化的交

往新方式，引导他们逐渐接受报纸和印刷产业，从而萌发脱离以往生活轨道的取向。进而认为，报纸 “雅集”

改造了传统文人乃至传统社会的文化习性，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和文化生产机制，并构成以报纸为中介的社会新

形态。报纸 “雅集”是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也标示着整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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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申报》一出世，就热切召唤 “骚人韵士”提供 “短什”“长篇”，引来 “无量数斗方名士，纷以词章相

投”。① 其中绝大部分为相互酬唱之作，为方便研究计，本文称之为报纸 “雅集”。

雅集者，乃传统中国文人以诗会友品赏诗艺的一种仪式，参与者多诗朋酒侣，有明显的地域和个人色彩。

那么，当晚清因故流入上海的 “斗方名士”与一个城市的公共媒介，以 “雅集”的形式相遇时，究竟发生了

什么呢？

文学研究者对此着力最多，且不乏全面和深入之作。② 他们大多将此视为一种文学现象，重点是传统诗

歌在报纸上的刊载过程及其现代转变。报纸的产生与文学无干，二者生出的枝蔓，是相互利用也是相互成就，

但一切以适应报纸特性为基础。因此，报纸应是诗歌的基体，不是诗歌的载体；报纸诗歌亦非报纸上的诗歌，

而是报纸化的诗歌。至于文学，按鲁迅所示，我国的新派 “文学”来自日本输入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不是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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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子夏”一脉的延伸。① 老 “文学”和新 “文学”的相互纠缠，直至 ２０世纪头二三十年，仍然错综复杂难
分难解。② 依此，其更合适的问题也应是新媒介拥抱旧诗词，创造出什么新的 “文学”，而不是似有一个不言

自明的 “文学”，在报纸 “河道”中流着流着就自然而然地由传统而现代。进一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诗

歌与其说是 “文学”，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和交往的方式，关涉士人与非士人的一种判定基准，③ 是需要立足生

命价值，从对个人尊严的支持，使生活富有意义和完满④的角度来考察。以此，称 “雅集”为诗人通过自己

的智慧思想所创建的一块 “城市山林”⑤，倒是不乏见地。不过其根基不是 “思想”，诗词也不是自足的 “专

属”园地。报纸 “雅集”是 “诗歌”之 “集”，也是文人、报纸和城市的交集。基此，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向这一过程重新发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对于报纸，对于传统的诗歌酬唱、文人交往以

及城市社会的演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今日忽传有 《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⑥

在 “忽传”中落地的 《申报》，其宗旨简单而明确，就是卖报，以 “营生为计”⑦。问题是，这种 “卖

报”的行当其时中国人不陌生但也没有好感。⑧ 从出场的第一天起，报馆在一版论说位置，几乎天天在做自

我介绍，⑨ 持续一月之久，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创办当日所昭告的 《本馆条例》中，“骚人韵士”被列在报纸

售卖价格之后，诗歌的征集与言论、广告价码、轮船航期、招人卖报等等杂糅一起，足以显示 “骚人韵

士”———作为潜在的读者和作者，与这一切一样，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报馆 “营生”之资源，而不是为了什

么 “文学”。

与稍迟出版的 《瀛寰琐纪》不同，报纸瞄准的不是 “文坛健者，儒林丈人”，预想的 “赐顾观看”者也

不是 “士君子”，而是要将 “四方君子”——— “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瑏瑠 一网打尽。“首列议论，中

述琐细，后刊京钞，尾缀拍卖行情单”，瑏瑡 以适应不同人群口味，成为版面基本构想。报刊史家认定，这是后

来中国报纸 “言论、新闻、副刊、广告”之四分的根源，瑏瑢 可是却没能进一步揭示其意义。版面如脸面，一

笑一颦皆有意。当 《申报》以 “事之大小，皆可载入，即一器一物一言一动之微，靡不兼收并蓄”，划出

“新报”与中国 “邸报”的区别时，实也就抹去了原有的社会分层。邸报 “所载皆朝廷之政治”，本是为仕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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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史》（上），台北：麦田出版，２０２１年，第 ５７ ６２页］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５页。
吉川幸次郎：《士人的心理与生活》，转引自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７页。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页。
陈璇：《继承与革新：早期 〈申报〉所载旧体诗词研究》，第 １４２页。
嘉门晚红山人：《续沪江竹枝词二十首》，《申报》１８７２年 ９月 ２８日 （同治壬申八月廿六日）。

《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０月 １１日。
据姚公鹤，当时社会普遍将报纸与朝报相提并论，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者为塘驿杂役，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

鄙，故社会轻之。（姚公鹤：《上海闲话》，吴德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２８页）陈伯熙的 《上海轶事大观》

亦记载：《申报》刚创办时，除了订购长年的洋行和一些华商，“剩余报纸逐日雇人挨户分送，受者亦不欢迎，甚有厉色峻拒者，比

月终收取报资多寡不计，唯唯承颜，几同沿门托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６９页）
第一、二、三号：《本馆告白》《本馆条例》；第四号：《申江新报缘起》；第五号：《招刊告白引》；第六号：《本馆自述》；第十一

号：《本馆告白》；第十三号：《本馆告白》（一直刊载到第二十三号）；第十七号：《本馆自叙》；第二十四、二十五号：《采访新闻

启》、关于京报转载和货物行情的调整说明。

《本馆告白》《刊行 〈瀛寰琐记〉自叙》《新译英国小说》，《申报》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壬申三月二十三日）、１８７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壬申九月初十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４日 （壬申十二月初六日）。说明：自 １８７４年 ６月 １５日 （同治甲戌五月初二日）开始，《申报》标

注公历出版时间，因此，凡此后的报纸引用，均只注公历。

《与申报馆论申报纸格式鄙见》，《申报》１８７５年 ３月 １３日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１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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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突出的正是其高人一等。如今，新报让 “考时事之盛衰”与 “释一时之愁闷”“并行而不相悖”，所谓

的 “士农工商”统统化为 “阅者”，聚合成了一个 “无差序格局”的新群体，有教养文化的固有独立性和对

美学的等级划分无形中也就被 “营生”的取向所摧毁。① 《申报》正是由此为后来的报纸版面安排提供了示

范，在 “无心插柳”中对中国报业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② 尽管 《申报》遮遮掩掩说，这不过是 “微变其例

而其意则同”。③

“纷以词章相投”的文人，绝大部分是因躲避兵燹于 １８６０年代涌入上海。其时上海，北为租界，南是县
城。租界在构造和气质上与中国传统城市完全相异。异质意味陌生，这些文人进入 “中外商民相角逐”④ 的

陌生之 “夷场”，在文化和生活上，也就断去原有根基。称 “风余两袖，仰磋茅屋，罄县四壁，拥笑书城”，⑤

或有艺术性夸大，但生计成问题应是不假：“寒衣未寄催刀尺，粒食难谋乞稻粱”；⑥ “谋生计拙天应怜”，“箪

瓢犹在莫求仙”。⑦ “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如群蚁之附膻”。⑧ 其间

的辛酸苦楚唯亲历者自知：“间为人镌印，必以秦汉为规模，然所得甚微，炊烟仍屡断，中岁有贾人子延习笔

札，市廛溷迹，益复无聊”。⑨ “琴剑自怜孤客况”，瑏瑠 《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的这一声叹息，应就来自这样

的切身之痛。

“书之朋侪琴剑是”。瑏瑡 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随身之物，琴剑征示刚柔相济之风骨。“琴剑自怜”，表明蒋芷

湘对自己的身份念念不忘。蒋生于 １８４２年，祖籍安徽，后迁居杭州。他如何到上海的具体过程不清，或许和
他曾就学于 “敬业书院”瑏瑢 有关。蒋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均是读书人且做过低级的官员。瑏瑣 此种出身，却落

入 “鲰生艰旅食，龃龉到斯文”瑏瑤 之 “孤客”，足见其 “琴剑自怜”是物质贫瘠亦是一种精神饥饿：“宵冷荒

鸡一倍酸，铁衾孤拥感无端”；“一襟愁话诉谁知，静对冰荷冷不支”。瑏瑥 《申报》另一主编钱昕伯称，其先人

之敝庐 “付狂寇一炬，仅存遗址，饥驱四方，视逆旅如乡里”。瑏瑦 同样做过 《申报》主笔的黄协埙，想到琴剑

更为不堪：“一琴一剑一行藤，辛苦饥驱卅载曾，射虎短衣聊自壮，依人长铗愧无能”。瑏瑧

虽然经济状况未必直接等同于当时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瑏瑨，但离土去根的精神创伤总是存在。以此看，

“短什长篇”之请，得到 “纷以词章相投”，于报纸而言固为之营生，对于 “斗方名士”，则源自另一重动力，

那就是 “读者和作者差不多共有的精神风气”瑏瑩 ——— “琴剑自怜”的 “孤客”感，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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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志择：《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略》，《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
剪淞病旅：《同社诸君招饮江楼作消寒第一集》，《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月 ２５日。据花宏艳所考，“剪淞病旅”即为蒋芷湘的另一个笔名，
参见花宏艳：《〈申报〉的文人群体与文学谱系》，第 １２８ １５２页。
蘅梦庵主：《岁暮感怀》，《申报》１８７３年 ４月 １７日 （癸酉三月廿一日）。

转引自陈璇：《继承与革新：早期 〈申报〉所载旧体诗词研究》，第 １６６页。
转引自杨喾：《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 〈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

业·社会·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２８９页。
费南山：《１９世纪中国新学领域的社会活动家》，载朗宓榭、费南山主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上），李永胜、李增田
译，王宪明审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１０５页。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李冠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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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伸过来的报纸：“座上新知与故知”，“萍梗相逢岂预期”。①

《申报》是在第十五号报纸上，首次大规模推出诗歌，《沪北竹枝词》和 《续沪北竹枝词》充塞了其大半

个版面。现无法探知其运作过程，但谋划的痕迹还是隐约可寻。先是第二号上刊出 《观西人斗驰马歌》，既

为第一号上 《驰马角胜》报道的延续，也是刊登诗词的一个示范。第十、十二号出现了读者来信，报纸有了

初步反响。第十三号报纸在头版刊出一个新告白，旨在鼓励买报，但也不忘催促诸君子：“或降玉趾以接雅

谈，或借邮筒以颁大教”。② 随后，袁祖志以 “海上逐臭夫”和 “忏情生”为名的这两篇 “竹枝词”登场。③

报馆首选竹枝词且让这样一个人出来打头阵，同样不是偶然。竹枝词是写实的，颇似于新闻报道，这不

仅切近报纸特性，而且比之古近体诗，显然更能让 “四方君子”“娱阅”。袁祖志为随园老人袁枚之孙，躲避

战乱由金陵到浦江，于 《申报》创办时，已居此近二十年。④ 名家之后且又是 “老上海”，这不仅使得他熟悉

申江，而且在文人圈里应也早有知名度。⑤ 这番谋划证明是成功的，证据是不久在报纸的广告版上，就接续出

现出价回购第十五号报纸的两则广告，⑥ 可证该期报纸是供不应求。其脱销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为袁祖志的

“竹枝词”，因为除此之外，并无什么特殊。袁祖志后来夸耀，自 “第十五号 《申报》中创载 《沪北竹枝词》

四十八章，从此好事者更唱迭和，累牍连篇，迄今三年尤未已也”。⑦ “创载”，或许就是暗示他与报馆的这番

谋定，“未已”则表明是他开了风气之先。离首次刊载竹枝词半年之后，报馆收到的稿子已无法全部刊出，

要经筛选 “次第刊行，以公同好”，望 “凡送稿已久而未及刊行者”，能谅解报馆 “别有苦心”。⑧

与竹枝词的自发酬唱不同，有组织的 “雅集”是以古近体诗为本，依同题同韵而展开。最早出现是由报

纸主笔蒋芷湘发起并组织的 “消寒雅集”，共举办了四场。第一次 “雅集”之后四天，其 “实况”即公开见

报，“从此海滨添韵事，却教吴下播新闻”。⑨ “雅集”在新闻纸的流转中，大大扩展了其可见性。“争传海曲

开吟垒，难得他乡合酒军”；“诸公尽属登瀛客，拭目争看锦绣文”。瑏瑠 “争传”“争看”，固不无夸张，但 “雅

集”引发反响也是事实。刊载 “消寒雅集”第三天，“侣鹿山樵”给报纸呈上诗作，感叹 “半年未遂瞻韩

愿”，瑏瑡 含迫切结交之意。“爱吾庐主人”深感诗作 “清新风雅无不各擅胜长”，可惜是 “未得一亲雅教耳”，

于是 “寄语词坛风雅士”，“几时相叙共论文”。瑏瑢 慈溪酒坐琴言室芷汀氏的诗作，注明就是 “遥和”：“异地

相思常对月”瑏瑣，充满了欣羡和向往。香海词人因 “屡读消寒雅集大著”，也就 “学步邯郸”，寄奉诗稿。瑏瑤 香

鹫生居沪 “几及十稔”，久疏于词曲，受 “诸吟侯”酬唱的感染，“辄思效颦，戏为海上十空曲”。瑏瑥 自此之

后，诗歌传唱也就有了新的方式：“篇联珠玉寄邮筒”，“何妨交在有无中”。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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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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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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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鹤槎山农：《奉和梦庵主消寒雅集首倡原韵》，《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９日 （癸酉十二月十一日）。

《本馆告白》，《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１６日 （壬申四月初十日）。

《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１８日 （壬申四月十二日）。

他自己的说法是，“余履兹土廿有余载，目见耳闻，日新月盛”。袁祖志：《袁序》，见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 ６页。
该年 １月的 《上海新报》，就转载了他原发表在 《教会新报》的 《上海感事诗》。见 《上海新报》１８７２年 １月 １８日。
一则是在一周之后，元利洋行 “欲购申报”的告白，指明 “今有各客号托办第十五号之申报”，需要翻印。［《欲购申报》，《申报》

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２５日 （壬申四月十九日）］。此则 “元利洋行”的告白，连刊三天，随即消失。这家洋行亦再无所见，至今未知其来历，

祈行家教我。另一则出现在一个多月后，是申报馆直接出面，声言 “出价拾文”回收某三天的报纸，第十五号报纸赫然其中。［《采

买某日申报》，《申报》１８７２年 ７月 ３日 （壬申五月廿八日）］。

忏情生：《和沪北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月 ４日。
《本馆告白》，《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０月 １７日 （壬申九月十六日）。

瑏瑡　 侣鹿山樵：《遥和消寒雅集诗二律即次蘅梦庵主原韵》，《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 ２８日 （壬申十一月廿八日）。

慈溪酒坐琴言室芷汀氏：《遥和消寒雅集诗次梦庵主韵》；茉申：《壬申长至日同人作消寒雅集于怡红词馆奉和大吟坛原韵》，《申报》

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６日 （壬申十二月初八日）。

爱吾庐主人：《和蘅梦庵主消寒雅集诗原韵》，《申报》１９７３年 １月 ４日 （壬申十二月初六日）。

慈溪酒坐琴言室芷汀氏：《遥和消寒雅集诗并次梦庵主韵》，《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６日 （壬申十二月初八日）。

《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１４日 （壬申十二月十六日）。

《海上十空曲》，《申报》１８７３年 ２月 １３日。
评花馆：《题饭颗山樵山城倡和集》，《申报》１８７５年 ８月 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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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表的诗歌，不少标明是未定稿、未是稿，显露出一种随写随刊的创作方式，这当与报纸的即时性相

关。① 但也不仅如此。“未是稿”之类，亦体现出诗歌口语传统的一种即兴特征，犹如诗人在现场竞斗各自的

才气。报纸诗歌绝大部分称 “录呈”，原因怕也在于此。“录”，就是表示 “我手写吾口”，是对现场的实时模

拟，于此还会刻意突出口头交流不可或缺的表演性②。袁祖志注明他的 《续沪北竹枝词》，是在 “同人怂恿”

下 “醉后依数作此”③。后来的蔡尔康等人，也不时标注其诗为 “醉中”“醉后”或 “酒后继和”。④ 诗作与作

诗的状貌、场景相互指涉，生亲临其境之感。

报纸的酬唱就是真实的对话。“消寒雅集”第四集原定是为送别蒋芷湘回杭州，却因天公不作美而未实

际成行，最终是在报纸上 “不辞风雨得开筵”⑤。虚拟的也就是现实的。于此看，葛其龙把 “白桃花吟社”的

“唱和”，与自己在狮岭潮音寺与友朋聚合相提并论，⑥ 就不让人意外。“酬唱”唤起共有的精神气质，也互通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所以，“旗鼓何当张一军”，“醉扛健笔张吾军”⑦，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会向往。他

们察觉到原有的群体差异和界限在洋场已经模糊，却又无新的标尺来衡量眼前的变化；他们甚至缺乏一种新

的指称，来区分和标识 “我们”和 “他们”、圈内人和圈外人、社会阶梯的 “上”和 “下”。⑧ 恰是因了报纸

之力，“雅集”使之罗织成 “军”，从而既被汇入 《申报》“谋业”之网，也用自己的手和笔生产报纸的网

络。报纸的遥望与实际的谋面，纵横交错互为繁衍，“在千里百里而遥有新知故知之别”。⑨ “遥和”“异地”

“诸君”“江南”“海外”等等的称述，与 “我”“你”“这里”“那里”的标示一样，在报纸的运作中，既分

开彼此，又连线成片。他们以情感表达和叙事实践，摸索着重构群体的关系和认同：“报纸再现我们使用自己

五官的激情，并由此把外部世界转化为自身的肌体”。瑏瑠 就在 “雅集”开疆拓土的朗朗声中，报纸售价上涨了

两文瑏瑡。

二、丰标宜领繁华世，清格休忘本色身瑏瑢

人是通过身体感知并拥有世界的。瑏瑣 当接触到一种新环境或新媒介时，“身体”关联之 “网”就会波动，

身体所关联的 “节点及其链结之网”，会铭印在人们的感知系统内，影响他们的身体预感。瑏瑤 这首先带来麦克

卢汉式的 “延伸”，让人体验到一种新的 “现实感”，一种新的思维认知及其编码象征。瑏瑥 早期 《申报》的大

部分竹枝词，就是因此而开花结果。作为一种诗歌形式，竹枝词说不上新，更非其时所创；但 《申报》竹枝

词关涉的所见所闻，却确属前所未有。按照诗人自己的表述，这些竹枝词的创作方式，是 “洋场随处足逍遥，

漫把情形笔墨描”。瑏瑦 那么，就让我们借用一张表瑏瑧，见识一下其 “逍遥”之足：

８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花宏艳：《〈申报〉刊载旧体诗研究 （１８７２—１９４９）》，第 ７３ ７４页。
倪健：《有诗自唐来》，冯乃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１９８页。
忏情生：《续沪北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１８日 （壬申四月十二日）。

鸳湖隐名氏：《续洋场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９月 １８日 （壬申八月十六日）；缕馨蚻史：《初九日订为消寒之宴二迭剪淞病旅韵奉

简诸同社》，《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月 １５日；慈溪李东沅芷汀甫：《敬和吴兴赵忠节公绝命诗原韵》，《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０月 １２日 （壬申

九月十一日）。

龙湫旧隐：《消寒第四集诸同人公饯蘅梦庵主口占二律即以赠别并索同人赐和》，《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１８日 （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龙湫旧隐：《白桃花吟社倡和诗并序》。

蘅梦庵主原倡：《消寒雅集唱和诗》，《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 ２５日 （壬申十一月廿五日）。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５９页。
昆池香海词人：《岁暮怀人诗八首并序》，《申报》１８７３年 ４月 １９日 （癸酉三月廿三日）。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 ２６４页。
《本馆告白》，《申报》１８７３年 ２月 ２５日 （癸酉正月廿七日）。

萍寄轩主：《和梦庵主人红梅原韵四律呈请删正》，《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１０日。
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 ２０页。
彼得·艾迪：《移动》，徐苔玲、王志弘译，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 ９９ １００页。
维兰·傅拉瑟：《线与面》，韩晓强译，载韩晓强主编：《走向媒介本体论：欧美媒介理论文选》，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２４
年，第 ２９、３０、３３页。
城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７月 ９日 （壬申六月初四日）。

此表为张天星所做，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第 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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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年 《申报》所载歌咏物质文明诗歌举例

诗歌 期号 歌咏物质文明之内容

沪北竹枝词 （２２首） １８７２ ５ ２６ 蒸汽机磨坊、马路、大自鸣钟、自来火等。

上海小乐府 （４首） １８７２ ８ ２ 电报、西洋镜、气球、机器。

洋场咏物诗 （４首） １８７２ ８ １２ 马车、地火、电报、轮船。

洋场咏物词四阕 １８７２ ９ ４ 地火、电报、马车、轮船。

续沪北竹枝词 （２０首） １８７２ ９ ２９ 马路、轮船、地火、报纸等。

咏物旧作四首 １８７３ ３ ２ 自鸣钟、寒暑表、显微镜、自来火。

上海洋场四咏 １８７３ ４ １９ 轮船、马车、地火、电报。

沪城杂咏八首 １８７４ １ ２１ 招商局、自来火、气球、火炮、电报、《申报》等。

洋场竹枝词 （３０首） １８７４ ４ ２７ 洋房、轮船、马车、洒水车、照相技术、大桥、花园、大自鸣钟、电报等。

沪游竹枝词五十首 １８７４ ６ １１ 轮船、怀表、电报、洋楼、自来火、马路等。

沪城口占仿竹枝词二十首 １８７４ １１ ２６ 港口、马路、马车、《申报》、升降大桥、西洋镜、洋房等。

续春申浦竹枝词 （２０首） １８７４ １１ ４ 江南制造局、方言馆、照相技术、西洋镜、升降大桥、煤气灯、天气灯、

动物园等。

续春申浦竹枝词 （１０首） １８７４ １２ １ 蒸汽机磨坊、大自鸣钟、电报等。

实际涉及的远不止这些，洋场的各种新景观，如消防队①、拍卖②、市容③、会审公廨④，以及他们正为之

出力的新闻纸⑤，甚至包括洋人们的住、吃、喝、妆扮、上教堂乃至肤色，⑥ 均被一一录入诗中。

这样的竹枝词，相信是报馆所乐意看到也是其着意要推动的。《申报》自诩是让人 “不出户庭而知天下

事”，⑦ 实际所向，乃是他们欲人所知之 “天下”———上海这个 “中华一大名区”；⑧ 其尤为突出的是 “奇巧

便利之事，日出不穷：如创造码头，以便运载；创造地火，以便行人；车样翻新，轮蹄征逐……电缘通报，

遐迩音书，捷于邮传”，“近来又有自来水之制，其日新月异，正无已时”。⑨ 在报纸上开了头炮的袁祖志之竹

枝词，显然与报馆的这种意向相通。追逐新颖本就是报纸的本性，更不必说其时的上海，有着 “出城便判华

夷界”瑏瑠 的实际比照。《申报》勾勒的 “中华一大名区”与 《竹枝词》描画的 “洋场情形”，几乎就是同一个

版本的不同复制。如此之契合，不可能是偶然。

看一下瑶山渔隐。他 “久慕申江风景”，“初到洋场”就急切去观看煤气灯自来火。“灯管如树，灯炬如

莲”令他激动不已，“随占一联”，即送报馆请求赐对。瑏瑡 久慕、观灯、投稿，一连串环节如行云流水，显得

很是熟络。如果事先对报纸没有相当的接触和了解，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及彼，不难推想，“随处足逍遥”

的诗人，是在经受着报纸的 “日新月异”熏陶中，不断游动脚步追新逐奇。基于 “客来海上见闻多”瑏瑢 的竹

枝词，其 “亲身见闻”离不开报纸提供的视窗，报纸的 “耳目所周”为其 “现实感”定位。“偶将俚句补新

闻，拟为春申扫俗氛”，瑏瑣 正是道出了这样的意思。

“扫俗氛”便是辞旧迎新，“博采奇闻，万象更新”。瑏瑤 蒋其章曾夸赞自己的 《长崎岛游记》，“弥合柳州

游记高丽图，经异域风土志之笔墨而成”，故而是 “创格”，是 “奇文”，瑏瑥 这不也正是 《申报》这些竹枝词

的基本面貌和风格吗？据研究者的统计，从 １８７２年到 １８９０年，《申报》发表的直接以洋场为题的竹枝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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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瑏瑢　 《沪北西人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２９日 （壬申四月廿三日）。

《续沪北西人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３０日 （壬申四月廿四日）。

《续沪江竹枝词二十首》，《申报》１８７２年 ９月 ２８日 （壬申八月廿六日）。

清溪月圆人寿楼主：《申江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 １１日 （壬申十一月十一日）。

邛江以湘：《沪游竹枝五十首》。

《本馆告白》，《申报》１８７２年 ４月 ３０日 （壬申三月二十三日）。

《议建铁路引》，《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２日 （壬申三月二十五日）。

《论上海今昔情形》，《申报》１８８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
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１８日 （壬申四月十二日）。

《新出对句》，《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９日 （壬申十二月十一日）。

城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２年 ７月 ９日 （壬申六月初四日）。

《采访新闻启》，《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２９日 （壬申四月二十二日）。

小吉罗庵主：《长崎岛游记》蘅梦庵主附跋，《瀛寰琐记》１８７２年 （壬申十一月），第二期，上图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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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 １０８９首。① 现代报纸刊登如此大量描写租界上海的竹枝词，在历史上当属首次，从而为中国传统诗词创
作，开拓出全新的题材和景象。“租界”“洋场”之类的称呼，也正是因印刷报纸的广泛流传②，铭刻下新的

认知和记忆，成为当时乃至日后认识上海的基本视角。“多少新词唱竹枝”，是现象之新，感知之新，表达之

新，也是传递及其显现之新。

感知尺度在空间上的扩展，又势必使既有的身体 “预感”受到牵扯：扩展是即时的、向前的；铭刻在身

的 “感知链接”是过去和先在的，是历史继承。如果心智的连续性是理解自我历时持存的关键，③ 那么，空

间感知偏向必然引发心智的断裂，重新调整和接续就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 “海滨订心知”④ 的 “消寒雅

集”。“心知”是交心，是 “言志”，亦即 “发抒怀抱”。⑤ “海滨订心知”，由 “海滨”而起，因 “海滨”而

需要 “订”。那么，“订”的是何种 “心知”呢？

第一集以 “梅花”起题。梅花清骨高节，绽放严寒，一贯是雅士骚人比兴诵吟的喜好对象，但这种喻象和

寓意，与 １８７０年代的上海 “夷氛”格格不入，反倒见出其命题未必完全是因订交的时令 （长至日）而起。第三

集题咏的是 “雪和尚”“雪美人”，其题旨之意，显然与 “梅花”征象完全相通。咏物之作，大率意不在物，而

是 “借物以寓性情”。⑥ 从一干诗人的争相表白来看，他们或者以 “一枝艳出”⑦，“高格孤标”⑧，“品格孤高”⑨，

“独留清节”瑏瑠 为标榜；或者以 “心地清凉”瑏瑡，“独随寒月”瑏瑢，“和月伴梅花”，“洗钵听夜月”瑏瑣 而自励。

很明显，这与其说真正被重复的是过去的内容，还不如说恰恰是抹去了所有实质性内容的姿态本身。瑏瑤

古近体诗在韵律格式上的严格和一致，以及在雅集中的同题酬唱，使得 “订心知”在形式上有了一种共同基

础。身在 “海滨”的诗人，通过这种形式、节奏和意象的不断重复，敞露其共同的 “怀抱”，展示出 “孤客”

所具有的一种同一。因此，无论是 “感物”还是 “怀人”，“消寒雅集”的酬唱都是与 “我”相关，是关于

有着一致、稳定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 “我”和 “我们”。这与竹枝词不同，后者是外在的，源于 “客”

在 “海上”的见闻。

《消寒雅集》的第二集，正是从另一个方向为此做了进一步补充。该集以 《牧斋外集》抄本为题，或许

是缘于该遗存书稿的珍贵。倘若因书及人，从该书作者钱谦益在世代之变中的反复多变气节不存，切近到租

界上海的华夷之辨，本可触碰到自身的境遇，生发出现时的撞击。然而，参与酬唱的诗人们，几乎都是专注

于钱的生平，为之晚节不保、反侧贪鄙而惋惜或不屑。瑏瑥 诗人们无不以评鉴者自居，居高临下而感叹：“今观

外集益叹惜”瑏瑦。这种谴责和惋惜交杂的浮泛声调，远不及咏梅叹雪之类，还存有一种以物为托的真情，但诗

人们那种挺立道德伦理高位的姿态，与之完全一致。他们不是在咏 《牧斋外集》，而是以之为镜，反衬自己

的高洁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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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如果回归性是诗性的特征，通过重复、对仗、韵律、修辞等等导向作为文本的文本，① 那么，这两种诗体

的回归性，是导向作为诗人之人。近体诗是寄寓在精神之我；竹枝词是洋场存身之我；前者宣示诗人内在品

格和情怀的一体，后者则是诗人与暂且存身的环境面对面。前者通过用典，以示世代传承的文化之 “我”；

后者依托见闻，以显游走 “夷场”的肉身之 “我”。由于前者是以往的知识和精神养料之凝结，后者是洋场

现实的即时生存，就导致前者有能指而缺乏所指，后者有所指却无相属之能指，故只有通过两种不同的 “时

间”———过去和当下而拼接一起。基于主体只能是存在于一个单一意识之流的经验中②，身处上海租界的文

人，就这样通过 “向实践的生活提供想象的支撑点”，“向想象的生活提供实践的支撑点”③，以拼合起一个完

整的自我。这也就说明，身在洋场而精神上滞留于过去的 “诗人”，是在混乱中被 “带入甚至越过事实上的

现在”而进入现在的。他们除非与 “周遭人与物的共同存在进行新一轮的沟通协调”，否则就会因无法有效

与场景沟通协商而被困在其中④。《申报》雅集的这两种诗体，正体现出此种 “沟通协调”的努力，晚清上海

文人在文本中展开的在世，一个可以居住的世界：⑤ “生平与俗异咸酸”，“逝波岁月何能挽”，“幸与骚坛联末

坐，时时盥诵报?词”。⑥ 看似难以相容的两种诉说，构成了一个不能相融又无法分离的关联体，互为贴补又

互为抵消。这样一种因 “海滨”而唤起的内外 “对视”和对话，必然使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框架发生游移，构

成这批文人其时特有的 “新”视野。由此也就证明了下面的这个说法：抒情是一种文类，一种 “情感结构”，

也是一种史观的向往。⑦

由于 “雅集”是 “集”在报纸的版面上，报纸在使之展开的同时，也消除了其历史厚度和现实质感，成

了只供观赏的 “词语的肉身”。⑧ 报纸 “雅集”以身体缺席为前提，打破了交流的空间限制，在延伸人的感知

的同时，也使诗词唱和成为无法亲身在场的报纸 “展演”。⑨ 于是，这种以 “媒介为导引”的 “准人际互

动”，瑏瑠 使得本为 “交往”的雅集变成了关于 “雅集”的交往。报纸居间调节着人们的眼光和行为：诗歌既指向

诗人，同时也指向阅读者。一方面，“诗词”作为肉身之分 “身”，任人隔空观赏；另一方面，出于共同的经历，

诗歌又激发出 “肉身”参与倾说的欲望。“词语的肉身”与 “肉身”就这样随着报纸的滚动彼此映射，主与客轮

回交替，此伏彼起：“既参加表演，又成为讯息”；瑏瑡 既目睹 “洋场”体验，又指引体验 “洋场”，共同操演着

感知与言说的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报纸 “视觉的一致性”，由此就逐渐生成了一个 “不变的流动体”。瑏瑢

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报纸像帕克说的，成为记录、连接、交流和组织城市生活的一种流行文学形式。瑏瑣

三、建骚坛于沪渎，申报纷驰瑏瑤

进入 １８７３年上半年，《申报》上的诗歌在增加，瑏瑥 诗人也在增多；竹枝词所纪之 “风土”，也从洋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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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池钓徒杨文斌：《岁暮感怀二律即次蘅梦庵主元韵》，《申报》１８７３年 ４月 ７日 （癸酉三月十一日）。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 ６页。
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第 ４页。
正是因此，就有读者因与槎上山人 “谋面无由”，直接要他将籍贯和地址 “刊入申报，以便函询与居”（《访友来书》，《申报》１８７５
年 １月 ７日），方便约定面见。
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牞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牶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牞 ＣＡ牶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５牞 ｐ ９５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２５页。
布鲁诺·拉图尔：《视觉化与认知：用眼睛和手来思考》，吴啸雷译，载马丁·杰等著，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４５ ４６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Ｐａｒｋ牞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牞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牞 ２９牗３牘 牞 １９２３牞 ｐ ２７３
《篆香老人赠小吉庵主人序本馆附启》，《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２月 ２５日 （癸酉十一月初六日）。

据我粗略统计，１８７３年的 １—６月，《申报》共发表各种诗词约 ２５３首 （全年共 ３４８首），比 １８７２年 ５—１２月多出 １００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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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湖”“甬江”“西湖”与 “日本”。① 引人注目的是，像 “消寒雅集”那样由报馆组织的酬唱不见了，大多

是由某人原倡，数人相和，好似一个个小组团②式的自发活动。

这表明更多 “骚人韵士”接纳了报纸。豫园开 “菊花大会”，侣鹿山樵 “窃思必有”观游诗词在报中出

现，不料半月过去动静杳无，就动手 “勉成四绝，欲抛砖引玉待巨制”。③ “窃思必有”，透露出报纸刊登此类

应景 “佳咏”已是惯例，他们也养成了这样的期待。洛如花馆主人腊月回乡 “春暮”而回，到沪便是 “翻阅

案头申报”，一眼看到诸友在正月里发表的诗作，就赶忙把自己的竹枝词送往报馆。④ 读报与投稿，成为文人

的日常生活。

报馆的地位因此凸显。“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钞杰

句”。⑤ 撇除那些虚言浮笔，却也显露文人委身报馆这一 “翰墨之场”的几分实情。“建骚坛于沪渎，申报纷

驰”，⑥ 报馆首任主笔蒋芷湘得擢为 “骚坛”之领袖。“自是捷才推蒋诩，一编日日读奇文”，⑦ “编”是核心，

是编辑稿件也是编织人。蒋因 “编”联起友朋网，保证了稿源和读者。“新闻储史料，余力筑诗城”，也让蒋

的后继者，如钱昕伯、袁祖志、何桂笙等 “遥驰海国名”。⑧ 龙湫旧隐虽非主笔，只因其 “所著诗文，刊入记

报者甚夥”，同样获得 “独树骚坛帜，高谈仰博文”⑨ 之崇，遂跻身 “名流”瑏瑠。报纸上的 “露面”，带来了

“声名”；报纸的 “声名”，又转化为实际的威望。

“雅集”的意涵也就发生变化。“必合道艺之志”的 “为社”之规瑏瑡不再适用，展示、传扬、留名成为重

要考量。出于苏州女诗人之手的 《潇湘八咏》被抄送报馆，意在 “以见吾吴文墨之盛，即巾帼亦娴咏如

此”。瑏瑢 从日前举办的 “同人酬唱新词品题”中，选出最佳者录呈报馆，是为这一段 “艺林佳话”瑏瑣 不被埋没。

沪渎廊公写的 “劝嫁文”已经见报，继而送来 “怨妇篇”“再恳登报”。过了个把月，又将新作 “怨妇咏八

首”递呈报馆。据说还有人把同一诗作两番三次送来。瑏瑤 更典型的是 “醉里信缘生”，他的 “致竹卿书一篇，

又都门新竹枝词十六首”在被报纸刊发时搞错了署名，瑏瑥 但不直接要求更正，而是 “再出四诗”求发表以代

“正名”。自 １８７５年开始，向报馆写信询问自己稿子着落者不少瑏瑦，报端名姓之重可见一斑。以此见，自行组

织的唱和，事后都将诗稿送报馆，也就不令人奇怪了，甚至不排除就是为报纸而聚而唱。

“一编日日读奇文”，使得 “奇文”须跟上 “一编日日”之节奏。这是报纸的生产时间，也是 “新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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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华锋跌阁：《鉴湖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３年 ４月 ２２日 （癸酉三月廿七日）；白下痴道人小池：《甬江竹枝词》，《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
月 １７日 （壬申十二月十九日）；怀新轩：《西湖柳枝词》，《申报》１８７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岭南随俗之人：《日本竹枝词》，《申报》
１８７３年 １１月 ２２日 （癸酉十月初三日）。

比如鹤槎山农清明祭扫返棹过白鹤寺而感怀，龙湫旧隐等三人即次韵而和；小游仙为春日生情，鹤槎山农等四人即题相和；闲云草

堂主人 “客中偶感”，囊萤室主人随声和之；后者又回之七律一首，闲云堂主人即声应答。分别见鹤槎山农：《清明祭扫返棹过白鹤

寺感怀》，《申报》１８７３年 ５月 ８日 （癸酉四月十二日）；不愁明月尽馆主人小游仙：《春日即景》，《申报》１８７３年 ５月 １３日 （癸酉

四月十七日）；闲云草堂主人：《客中偶感唱和诗》，《申报》１８７３年 ５月 １４日 （癸酉四月十八日）。

侣鹿山樵：《咏菊》，《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１月 ２９日 （壬申十月廿九日）。

苕溪洛如花馆主人：《续春浦竹枝词十章》，《申报》１８７５年 ６月 １７日。
滇南香海词人：《洋场咏物词四阕调倚沁园春》，《申报》１８７２年 ９月 ４日 （壬申八月初二日）。

《篆香老人赠小吉庵主人序本馆附启》，《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２月 ２５日 （癸酉十一月初六日）。

梦游仙史：《消寒第一集即席次梦庵主韵录请同社诸大吟坛绳正》，《申报》１９７３年 １月 ６日 （壬申十二月初八日）。

李士：《简钱君昕伯、袁君翔甫、何君桂笙，并乞和章》，载李士撰，唐清莲、唐德正注：《天瘦阁诗半注》，第 ９５页。
浙西小浣花堂饭颗山樵：《续山馆怀人诗六律》，《申报》１８７５年 ６月 １２日。
泉唐啸岑士：《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申报》１８７２年 ９月 ３０日 （壬申八月二十八日）；东江散人：《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

《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０月 １１日 （壬申九月初十日）。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贴序》，转引自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３０７页。
吴门倚稿女史顾素龄：《潇湘八咏》，《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 ３日 （壬申十一月初三日）。

《新雁四首》，《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 ２７日 （壬申十一月廿七日）。

沪渎廊公：《怨女赋》，《申报》１８７５年 ５月 ２２日；沪渎寓公：《怨女八咏》，《申报》１８７５年 ６月 ２５日；《乙亥孟夏雨窗有感小得仙
事·本馆附识》，《申报》１８７５年 ７月 １２日。
醉里信缘生：《无题四律》，《申报》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 ６日 （壬申十一月初六日）。

《答海昌饭颗山樵来书》《复鸳湖映雪生书》《复古吴抚松馆主人书》《答洗桐生》《答书》《答坐花醉月生书》，分别见 《申报》：

１８７５年 ６月 １日、６月 ８日、８月 １１日、１１月 １１日、１１月 ２４日、１２月 ２８日。



报纸 “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事，今日之事”① 所应然。“报以日记，新闻也”；“新报者，新有某事则记之”，② 似已成一种共识。这要求诗

歌像新闻那样来创作，一种信息化、符号化，且只具短暂价值的文化③也就飘然而起。“聚星吟社”“四月六

日诸同人饯春于太乙莲舟”，其中两位迟交一天，其诗作未及一起汇送报馆，于是赶忙补送，并恳求 “速登

报中，以塞友人之责”。④ 迟一天就等之不及，且补交的诗稿不 “速登”就难 “塞责”，足见报纸的出场重于

实际的在场，而且是争分夺秒。“征诗如征兵，邮筒急星火”⑤，急的是报纸的刊期，追的是诗歌创作的速度。

既求见报率，又求时效性，带来 １８７３年下半年之后诗歌的几个变化：第一，古近体诗增多，竹枝词减
少；⑥ 第二，“抒怀”者越来越少，卖弄者越来越多；第三，无聊冶游成为酬唱之趣，怀妓诗、狎妓诗、香冢

词，乃至贺冥婚诗不绝于缕。题沈文兰校书之 “小影”，“一时和者至二百数十首之多”，就见其一斑。⑦ 甚至

有公开互相挑逗奉和⑧，直如嬉笑打闹。“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么？那一班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

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最可笑的

还有一班市侩，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出了钱叫人代作了来，也送去登报。”⑨ 吴趼人的这番尖刻之讥，无

法确定因 《申报》而起，但未必就没有 《申报》的影子。他所不齿的弄虚作假，在 《申报》“雅集”中同样

存在，如 “闺秀诗为好事假托者居多”，“以笔墨乞灵于巾帼者也”。瑏瑠 失落了真情，诗歌就是一种技艺；以

“消遣”而不是 “沉思”的方式与诗歌相遇，诗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消费品，瑏瑡 “彼唱此和，喋喋不绝”，“互

矜风雅”，“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瑏瑢 自就在所难免。

当然，不是没有质疑。１８７３年初，有 “小辋川主人”来信，要求 “劝禁刻绮语淫词”，将 “此等诗词即

为焚毁”，以免贻害少年子弟。瑏瑣 两天后，“风尘下士”跳出反驳，抨击前者有失公正。报纸实际上一直在关

切国计民生，偶有一点 “寄怀风月，偶蹈绮语之戒者”，“细绎其旨”，也 “无不曲终奏雅”，“一言以蔽之，

则思无邪而已”。瑏瑤 不管所持意见为何，论者都是把报纸纳入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谱系来辨

认。此种以古律今的报纸认识，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瑏瑥 这符合中国人的 “文以载道”之想象，但也就

不可能意识到，当旧媒介———比如诗词口头交往———成为新媒介的内容时，就必然转化为一种新的面貌和环

境。瑏瑦 这也让报社抓住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少见地在风尘下士文后添加编后语：“此稿为本馆置辩，本不欲付

诸梨枣，以为口舌之争，细思其言，实系有理。”瑏瑧

文人们不得不在报刊的新世界中摸索着自我再定位，典型的表现就是笔名的使用。有学者检索了 《申

报》来信中的 １０８个署名和 《循环日报》中的 ９封来信署名，约占 ７０％是隐喻式而不是个人事实信息为主。
它们或以出世者自居，像居士、江南吏隐等等；或突出自己的纯洁高雅，如鸳湖映雪生；也有的表示某种社

会态度，如京口振靡子、吴淞江洗耳人以及持平叟。这与 《北华捷报》的来信者常用的 “进步”“正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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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江新报缘起》，《申报》１８７２年 ５月 ６日 （壬申三月廿九日）。

同文生：《来札》，《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１月 １８日；珠街雅卿甫胡熙：《日报文仿制义礼》，《申报》１８７５年 ３月 １７日。
瑏瑡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９、１１６页。
《饯春诗附跋》，《申报》１８７３年 ６月 １２日 （癸酉五月十八日）。

缕馨仙史：《初九日订为消寒之宴三叠剪淞病旅韵奉柬诸同社》，《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月 １５日。
据我粗略统计，１８７２年发表诗歌总数是 １００首，竹枝词为 ２３首；１８７３年诗歌总数是 ３４８首，竹枝词为 １２首；１８７４年诗歌总数为 １９７
首，竹枝词是 １４首；１８７５年诗歌总数是 ４４２首，竹枝词只有 ４首。
《申报》１８７５年 ８月 ５日。
《申报》１８７５年 １月 ２３日。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 ６２ ６３页。
《申江风月》，《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２月 ８日 （癸酉十月十九日）。

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载 《最近之五十季》，上海：申报馆，１９２２年，第 １１７页。
小辋川主人：《劝禁刻绮语淫词议》，《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１８日 （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风尘下士：《辨小辋川主人劝禁淫词来书》，《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２０日 （壬申十二月廿二日）。

在 １８７３年 ２月 １５日的 《申报》上所刊载的 《申报馆赋》中就说道：若然使申报各爱其新，则借以劝惩；劝惩扩申报之新，则布一

处，可至各处而警心，谁阅而不乐也。可见新报 “劝惩”，是一种流行的看法。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 ２７页。
小辋川主人：《劝禁刻绮语淫词议》，《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１８日 （壬申十二月二十日）；风尘下士：《辨小辋川主人劝禁淫词来书》，

《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２０日 （壬申十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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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之类形成鲜明对比。①

报纸的笔名是私域与公域的交叠，既是面具也是标牌。从社会学角度，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文人们要在非

人格化的报纸交往中显示自己的人格。正如桑内特指出的，这里面蕴藏着一种以体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来衡量

社会行动本身的欲望，其目的是显示自己是个真诚的社会行动者。社会行动的好坏在于执行这种行动的人的

人格，而不在于行动本身。② 文人们以此昭告世人也是安顿自己：一方面表示没有与根本的方向感相违；另一

方面又试图纳入新现实中的某些特殊东西，以与自己的祖先有所区别，从而化解因报纸可能引发的 “自我认

同框架”冲突。③

问题是，文人们常常是多个笔名选择性采用：古近体诗所用的与竹枝词不同，诗歌的署名有别于文章。

袁祖志的 “忏情生”“海上逐臭夫”只出现在竹枝词中，“苍山旧主”则是古近体诗的专有。蒋芷湘的 “小吉

罗庵主”用于文章，“蘅梦庵主”为诗歌而设，翻译小说则称 “蠡勺居士”，编辑 《文苑菁华》用的是本名。

看上去这些不同的笔名都属于特定的个人，是 “一生多”，但实际上并不能还原为 “一”。它们既无内在关

联，也无可以比衡的标准，没有尺度就没有一体。当文人们依照自己的趣味和兴致，半认真半游戏地拨弄着

各种名号时，反而见出其人格的破碎。难怪有人在报纸上为某一特定事件征稿，指明应征者必须用真名而不

可署外号，④ 以示认真和严肃。如果人们的日常互动，是一种交互性表演，在特定场景中依据特定的剧本扮演

合适的角色，⑤ 那么，在笔名上的跳来跳去，正说明原有的 “剧本”———角色所基于的信念系统，即人们应

该如何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们身处其中的场合⑥———在商业化报纸所构成的新场景中不再适用。

文人们本想以笔名的运用来驾驭报纸的写作，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报纸的版面及其内容由报馆所定

而非作者所属，依据的是报纸特点和适应 “四方阅者”的口味。版面作为一种功能性定位，与作者的关系是

松散的也是偶然的：可以是约稿，大量是愿者上钩。这与书籍不同，后者是人书一体。无论是 “我注六经”

还是 “六经注我”，“我”都是一个陈述的主体，书是其解读的对象，二者是不能分离的对应关系。“一编日

日”的报纸关心的是版面不能开天窗，注重的是有人阅读，并不在意是谁填补了这一空白。这就好比孙玉声

说的 “词章补白”：“主任人”在送来的 “词章”中，“择其格律谨严，可以供人一读者，选付手民，作为补

白之用”。⑦ 报纸撰稿者实质上就是 “补白者”。倘若不同的笔名是一个人的同等化身，那么，同类的稿子出

自何人，除了名号不同，并无实质性区别，都不过是报纸的写手罢了。因此，当文人们变着法子以不同笔名

穿梭于报纸场景时，事实上是报纸设置的框框及对阅者的测想，赋予其出场和扮演角色的选择。只有首先符

合报纸之需，方能获得自我的满足。既然如此，笔名的实际效用也就变味。无论文人们是如何标榜或珍爱，

都不过是版面的资源和配置。文人们借助笔名以示自好乃至自立，表现出参与报纸公共写作的自主性，却也

因此不知不觉堕入了报纸运转的轨道，成了一个在版面中飘来浮去有名无实的符号。这无意中会刺激发表欲，

因为发表得多才不被淹没在众多的 “补白”中；这也难免导致有意地投机取巧，因为只有投报纸之所好，才

能获取 “露面”的机会。

如此的报纸 “雅集”———以商业报纸为中心经由机械复制而生产的 “词语肉身”，自然不再是如地缘、

情缘、师生缘一类的有机网络，也远离了 “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瑟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⑧

的传统风尚。他们看上去与 １９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有几分相似，因为后者也因社会和文化的急剧变动而
不安和失望。不过英国诗人为的是纯洁的艺术缪斯遭受市场化、商业化的污染，是因为新兴工业社会的 “基

本组织原则与艺术的必要原则之间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振臂直呼，“我们的事业高尚深远啊，朋友”！⑨ 反观

４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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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Ｂｒｉｌｌ牞 ２０１５牞 ｐｐ ９１３－９１６

⑥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第 １２ １３、３９页。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 ４１ ４２页。
黄宗起：《嘉定陆烈妇征诗启》，《申报》１８７３年 ６月 １９日 （癸酉五月廿五日）。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海上漱石生：《报海前尘录·十四》，《新夜报》１９３４年 １０月 ９日。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贴序》，转引自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第 ３０７页。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１７８０—１９５０》，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第 ５０页。



报纸 “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申报》诗人，既没有努力坚持的永恒艺术，更不反感商业化报纸，倒是投身其中乐此不疲。他们或许也不

无雪莱那一代人有过的 “痛切彻骨的无助感”，但不是因诗人在市场自由面前成了 “未被承认的”立法者①，

而是为如何在自由市场中获取自己的位置。他们的 “自我”因报纸而舒张，亦因报纸的纷驰被销蚀：“也开

笑口合时宜，傲骨居然一半移”。②

到了 １８７５年，报馆开始招聘专职记者，其对象不再是 “骚人韵士”或 “儒林丈人”，而是有了具体的职

位要求和条件，并承诺 “薪金”“从丰酌送”，③ 一种新职业的模样开始浮现。同样从 １８７５年开始，报馆发现
了印书谋利之新径，并首次向文人征求小说排印售卖，王韬的两个作品赫然其中。④ 三年后点石斋印书局出

世，石印书籍大获收益，引致后来者竞相模仿。⑤ 报馆在拓展挣钱的门路，也为文人们创造种种新的可能，其

境况已远非 １８６０年代可比。⑥ １８７０年代的文人对西式印刷技术及其行业的态度已不再抱持冷漠和鄙视。⑦ 不
久，龙湫旧隐葛启龙就会熟稔地一稿多投，而此前不久，他还兴冲冲高调奔赴顺天府应试；⑧ 《申报》的新主

笔何桂笙将收有学习新闻学的徒弟———周病鸳和高太痴，⑨ 日后二人果然成为业中翘楚；成立于 １８８２年的同
文书局，亦将迎来入职其中的前翰林学士和举人、秀才们。⑩

“四座宾朋同臭味，三生文字有因缘”，瑏瑡 新式媒介的 “因缘”，让 “同臭味”的 “宾朋”结交一体，也

使之再回不到原来的 “耕读之家”。西方的印刷报纸，让古老的 “讲故事者”销声匿迹；瑏瑢 东方的印刷报纸，

则使文人脱出根基重辟生路。如果说，是 “上海这种暧昧的环境吸引、培养和扶持着一种新的过渡性人

格”，瑏瑣 那么，正是报纸 “雅集”为之启步。

结语：诗社之变相

“诗社之变相”，瑏瑤 在 《申报》创办五十年后对 “报纸雅集”的这个评判，口气虽不屑，定性却真切：它

的确非同往昔。

“变相”因报纸而起，使一个本与日常俗世相隔的文化精英之仪式，变成了一种开放的日常交往，一种

观览的景观，一种可以谋利的资源，因此也重塑了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为。这改变了传统文人的习性也改变

了其命运，使之在自觉和不自觉中熟悉并融入了印刷出版的新兴行业，开始向着主笔、访员、作者、编辑的

职业文化人转变。“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江浙无赖文人”“洋场才子”之类的命名，正表明这是一群无可

５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１７８０—１９５０》，高晓玲译，第 ５８页。
半痴道人：《右红梅花诗四律录呈诸吟坛诲正》，《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２日 （壬申十二月初四日）。

《延友访事告白》，《申报》１８７５年 ７月 ５日；《觅请访事人》，《申报》１８７６年 １月 １９日；《访请报事人》，《申报》１８７６年 ２月 ２２
日；《延请在天津访事人》，《申报》１８７６年 ２月 ２６日；《延请访事人》，《申报》１８７６年 ３月 １６日。
王尔敏：《口岸流风与小说文运之兴起》，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的升降》，第 ２６２页。
姚公鹤：《上海闲话》，吴德铎标点，第 １２页。
在 １８６０年代 《上海新报》的招工启事中，需求最多的是木工、家政、市政建设以及洋场职员，其中职员职位的要求是 “能通英语，

读英国图书，写英国字者，兼能通中国书籍文理，并能工书法，通中国语言”。见何益忠：《从 〈上海新报〉的招聘启事看开埠初期

的上海社会》，《档案与史学》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
⑩　 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１８７６—１９３７）》，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 ３１、
１４０页。
比如其 《自来水》，刊于 １８８２年 ９月 １７日的 《申报》和 １８８２年 ９月 １９日的 《字林沪报》；《电气灯》见于 １８８２年 ９月 １５日的 《字

林沪报》，１８８２年 ９月 １７日的 《申报》以及 １８８２年第 １８８期的 《益闻录》。

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７２ ７３页。
龙湫旧隐：《消寒第四集诸同人公饯蘅梦庵主口占二律即以赠别并索同人赐和》，《申报》１８７３年 １月 １８日 （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１２年，第 ９５ 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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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载 《最近之五十季》，第 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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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的新人。①

“诗社之变相”，初显了一种文化之新相。这类似于埃德加·莫兰所说的，起源于大众媒介，并且与古典

文化 （宗教的和人文主义的）和国家 （或民族）文化有冲突但不对立，有交集而不被归化的第三种文化。它

是世俗的、消费的，依照媒介的规则批量生产和大规模传播，面对所有社会大众的 “产业文化”。② 就晚清

《申报》的情况而言，我更愿意称之为 “报刊化文学”。“诗社之变相”就是这样一种新文化之发萌，发动了

史学家所说的中国 “通俗文艺”之生机，③ 为后来的城市小报和消闲刊物做出了示范，预制了土壤，培育了

人才。

这当然是一种现代文化，不过其现代性主要不是平常所论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其全新的文化生产机

制。援用弗卢塞尔的说法，这是一种通过 “发表”，把本是精英内部的一种特有的 “秘密”公开化，“专属

性”的诗歌雅集转变为 “通用性”的城市世俗文化的场景。在弗卢塞尔眼里，这样的一种 “泄露”，是对文

化的一种背叛；因为 “背叛”，导致了社会的平民化和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印刷报刊的文本剥夺了以前的

文字符号的秘密，“一张精英网络开始在世俗化的潮流上方形成，并追赶着世俗化的大潮”。④ 一种带有社会

普遍性的文化，是由商业公共媒体主导，基于市场的活力、受众的多样性和城市异质性等各种因素混合所致，

而非来自固有的社会文化体制，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就世界而言，也是一种新趋势。⑤ 由此可见，《申

报》诗歌非但不是固有 “文学”的一种沿续，相反是一种断裂，预示一种以印刷复制为条件，以市场规则为

导向、以仿效城市生活为手法的新 “文学”诞生。范伯群先生的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必得托借一波又

一波的报刊为骨架来做叙说，足以说明这一点。“报刊文人”也不是指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或小说的群体，而

是以商业化报刊为支点，参与文化 “背叛”同时背离原有身份的职业写手，是一批随着与信息产业紧密联系

的文化世俗化而开始冒出的新社会主体。⑥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通俗文学”，实是 “文学”之通俗化、平民

化、生意化。亦即，传统 “人文性”意义上的 “文学”———辞章文法、礼仪交往、诗词歌赋、伦理道义等，

在报刊和市场的交相冲蚀下，失去了 “灵晕”，摆弄为买与卖的产品，不复是文人修为和德性的标志。“一身

文武艺，售与市场家”，自然是经济第一，美学其次，或可说是因经济而美学。社会话语的基本秩序一旦改变

了，历史永恒的支柱都会分崩离析；⑦ 当 “志于道”的文人天平逐渐向志于文字谋生一边倾斜时，“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的社会文化生态就受到侵蚀。与之相应，“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

行者必皆道义之士，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⑧ 的 “读书人社会”之败落，不过一个时

间问题。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中国人启步走上报业报学领域，正表示着近代学术文化的一个
重大转折。⑨

究其根本，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转折。“诗社之变相”显示出一种社会组织的新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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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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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布尔迪厄的说法，这种分类出自 “辱骂”的范畴，它不是根据客观特点加以识别，而是某种类别被赋予了一种共同属性。这种分

类取决于施行者，如果他具有权力，其分类就能够确立。因此，分类不完全是认识问题，关涉到实践，也就是分类施行者的分类及

其目的。［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普通社会学 （第一卷）：分类斗争》，刘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２１ ２２、２４
页］尽管布尔迪厄是针对社会学研究，但同样启示我们，上述这些称呼还大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空间，仅仅将之作为一种确认的历

史材料加以援引，研究者就有意无意地成为此种分类的共同施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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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弗卢塞尔：《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周海宁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７０、７２、７４页。
这个观点主要来自埃里克·马塞。参见埃里克·马塞：《前言：〈时代精神〉的现实意义》，载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

译，第 ７页。
康在镐：《本雅明论媒介》，孙一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３５页。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基特勒论媒介》，张昱辰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４１页。
王氏家训，转引自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 １６４页。
王尔敏：《英人美查兄弟与中国口岸通俗文学之生机》，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第 ２１１页。王尔敏所指的近代学术文化
转折，重在报纸出版对于通俗文化的兴起的影响；我更在意的是报纸对文化流通空间的改变，尤其是突破了地域限制，具有了城市

的乃至全国的尺度。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报业报学之崛起，恐怕后来的陈独秀不仅提不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而且也不可能有

这样想象。



报纸 “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它是以报刊为中心，而不是中国固有的以知识教育系统为界别的社会再造。社会存在于 “各种有中介的人类

相互关系之形式”① 的变化之中，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沟通形式的演化，促发社会状貌的重构。② 背靠报纸而

生的雅集——— “诗社之变相”，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社会构成，预示着中国社会报刊化的开始———报刊成为社会

架构的物质设施、组织条件及互动方式。历史告诉我们，此后中国的方方面面：政治宣传、社会运动、文化思

潮，合群结党乃至日常交往，再无法与报刊脱嵌。康梁们以报通耳目而结群，办报办会之一体；“五四”时期的

“新”“旧”文学之争，随后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分化组合，无不以报刊为依托做旗门，又何尝不是一种 “会社之

变相”？③ “变相”，不是与传统断裂，但传统的有机纽带在被报刊拉长的同时，无疑也被整薄修细了。④ 信息

运动的加速，必然造成社会群体构成和组织构造的变化。⑤ 《申报》“雅集”为此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报刊

的媒介化运作建构，是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一个重要动力，不能长期被视而不见，成了一种失落的现代性。

“当媒体与沟通技术改变之时，当表达可能性的技巧与细致感受改变之时”，尤其是当符码 “再生产与储

存的能力增长之时，便有可能产生新的结构”。⑥ 晚清的报纸 “雅集”已是一个证明。不过，就当下这一场轰

轰烈烈人人卷入的 “彼唱此和，喋喋不休”———数字 “雅集”而言，这已是翻过去了的篇章。未来如何，还

需拭目以待。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晚清报纸与上海—江南现代城

市共同体研究”（２２ＪＪＤ８６０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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